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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作光先生曾被誉为“东方舞神”。他长
期在呼和浩特工作，倾情于内蒙古的舞蹈事
业，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和少数民族舞蹈事业作
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来因在舞蹈界的巨大影
响，被调到北京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退休
后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第十
届荣誉委员。

内蒙古草原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草原
上的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以能歌善舞而著称。
蒙古族有了高兴事就要唱歌跳舞，用动听的歌
声表达他们美好的情感，用优美的舞蹈表现他

们的幸福生活。
蒙古族舞蹈久负盛名，最鲜明的特点是节

奏明快，舞步轻盈，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跳跃
之间洋溢着蒙古人的纯朴、热情、勇敢、粗犷和
剽悍，表现了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豪放英武
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说起现代蒙古族舞蹈，和舞蹈艺术大师
贾作光先生是分不开的。贾先生出生于沈
阳，满族。1947 年参加内蒙古文工团，曾任
演出科长，副团长，并兼任舞蹈编导、演员。
贾先生在内蒙古工作的几十年里，把一生中

最好的年华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蒙古族舞蹈
的表演创作和理论研究上了。贾先生坚持
深入生活，向牧区学习，向民间学习，他获取
灵感，大胆创作，推陈出新，创作了大量的现
代蒙古族舞蹈作品。贾先生常常借鉴草原
牧民骑马、摔跤、射箭、挤奶等生活动作，把
它们提炼为舞蹈语汇，对现代蒙古族生动活
泼、热情奔放的舞蹈风格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他表演的《鄂尔多斯舞》和《挤奶员舞》
先后在第五、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
谊联欢节上获金质奖和铜质奖。代表作品

有《牧马舞》《雁舞》《马刀舞》《哈库麦》《鄂伦
春》等。贾作光先生是蒙古族现代舞蹈创作
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也是内蒙古文化的
杰出代表。

贾作光先生在年近90的高龄，还在中央电
视台登台表演，其优美的舞姿。娴熟的动作，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惊叹和赞扬。

2017年贾作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辞世，享年94岁。

（作者系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电影家协
会员）

“东方舞神”贾作光先生和内蒙古歌舞
●高培萱

贾作光舞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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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艺术的“变”与“不变”

●王宏伟

《生生不息的大象——
杨刚的内蒙古世界》
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

本报讯（记者 牧兰）5月 21日，由北
京画院、内蒙古美术馆主办的《生生不息
的大象——杨刚的内蒙古世界》在内蒙
古美术馆开展，同日举办“生生不息的大
象——杨刚的内蒙古世界”作品展学术
研讨会。

《生生不息的大象——杨刚的内蒙
古世界》，共展出杨刚先生 84幅作品，媒
介涉及水墨写意、油画、工笔重彩和速
写，内容涉及内蒙古的日常生活与历史
传统。草原、奔马、羊群、白云、日出、黄
昏、贝子庙、马倌、草原婚礼、草原传说、
那达慕大会、乌兰牧骑演出、蒙古族舞
蹈、白毛风、草原雨后、牧民日常、知青生
活、赛马等，化为杨刚笔下的意象，纷至
沓来、精彩纷呈。

内蒙古是杨刚事业的出发点、情感
所系处、意象表现源和精神根据地。展
名“生生不息的大象”，出自杨刚自己的
文章，代表着他对内蒙古的描述和理
解。展览分两个部分，内篇与外篇。内
篇是内蒙古题材作品，代表着杨刚对内
蒙古的感受理解和深情厚谊。外篇则展
现杨刚开阔的创作格局，虽不是直接的
内蒙古题材作品，但代表着内蒙古作为
一种精神和方法已内化为杨刚生命的组
成部分。

展览：《生生不息的大象——杨刚的
内蒙古世界》

地点：内蒙古美术馆一号厅
时间：2025年5月21日至6月2日

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民族，“艺术”这一
词汇的核心意思与人的“创造性”直接关联，
意即强调艺术创作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
艺术创作是一个通过具体方法和素材，来创
造一种之前没有过的、一种新的审美形象和
形式的过程，而被时人和后人认可的，无疑都
是以具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展现时代与民
族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的艺术家和作品。这
种创造力表现在一位具体艺术家的身上则直
接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在其作品的风格
与面貌的变化上，中外艺术史如毕加索、梵
高、徐渭、齐白石等皆是。杨刚先生作为跨越
20和 21两个世纪的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生
涯中表现出了天才般的艺术创造力，为我们
认识和思考艺术创作的相关问题给出了独特
而不容忽视的回答和启示。

杨刚先生的一生都在“变”，可以说，探
索、变革、创新成为他全部艺术创作的主旋
律。杨刚早年在中央美院附中求学，打下了
坚实的写实艺术基础。1967年来到内蒙古插
队，1974年便创作了油画《打靶归来》参加当
年的全国美展。其后，在内蒙古又先后创作
了工笔重彩《到政治夜校去》、版画《阳光灿
烂》、连环画《铁骑》等，展现出了过人的艺术
表达能力。1978年，杨刚考入中央美院中国
画系研究生班，被分到工笔重彩组，两年后以

《迎亲图》获得认可。后来还陆续创作了工笔
画《草原组画》《摔跤手之歌》等。大概在1983
年，杨刚开始尝试水墨大写意的创作，《春之
晨》《长河落日》《琴声》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与之前的风格相较，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不
少人难以将画工笔画的杨刚与画写意的杨刚
联系起来，这也成为杨刚艺术之变的一个关
键时期，与其后来“亦中亦西”的观念形成一
种理念上的对应。

进入90年代，杨刚在水墨写意表达已然成
熟的基础上，在艺术手段和形式上进行了更为
广泛的涉猎，油画、丙烯乃至综合材料都成为
他艺术表达的方式。他创作过综合材料《都市
的脸》、丙烯《图腾》等，在艺术的媒材和观念上
都与之前的创作拉开了距离。这一时期留下
了诸如《曾经草原系列》《乐舞系列》等至今为
人所称道的水墨和油画作品。之后，杨刚的艺
术表达似乎更为自由，艺术观念也更为开阔，
目之所及、心之所想，皆化为他笔下的生动气
象。他后期的大写意作品，笔墨凝练，一气呵
成，在瞬间的笔墨造象中关注了绘画所应解决
的诸多问题，并在视觉表现上显得生动而充满
张力，简约中不失雄浑的气象。

如果从上世纪 70年代中期算起，杨刚先
生的艺术创作前后跨越了 40余年。在 40余
年的艺术生涯中，杨刚在艺术观念和艺术风
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纵观杨刚的艺术
之路，“变化”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关键词。从
以写实表达展现艺术才能，到以工笔重彩创
作艺术精品，以致以水墨写意和多种材质展
现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追求；从油画、版画、连
环画到工笔和水墨大写意，杨刚总能在当中
发现艺术表达的奥秘；从青年时，以艺术的方
式回应时代需求，到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艺术观念急剧改变，对艺术表达自由境界的

追求，杨刚总能给人带来不同凡响的视觉体
验。从他者的视角来看，杨刚的一生都在有
意或无意的变化，他的艺术实践在形式语言
和精神向度上跨越了古今中西。放眼中国当
代艺术，这样的跨越也为数不多。就此而言，
杨刚可以说是一个奇观。

如果仅从形式语言这一外在层面解读艺
术创作，当代不少创作者给人留下的印象，似
乎是对艺术的思考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看似
花样翻新，实则无根之木，不是浅薄的宣泄就
是媚世的迎合，难以有明晰的艺术追求支撑起
自己的艺术表达。而杨刚先生的绘画则在跨
越古今中西的背后暗藏着他自己的“主心骨”，
那就是对艺术的自由表达的追求和思索。

艺术的自由表达无论对于时代或者个人，
都有着非常难以跨越的围栏和门槛。对于一
个时代和社会而言，艺术作为时代和民族文化
的衍生物，会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意
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任何否定或割裂时
代、社会与艺术的关联的看法都会产生对艺术
的片面而狭窄的认识，一个时代和社会对艺术
表达的态度将在导向上决定这个时代和社会
的艺术的风格和气度；而对于个人而言，其在
个人艺术生涯中，对创作所应当具备的表达能
力的积淀，对艺术与人生意义之间关系的思
索，对艺术与人文精神之间关系的思考，对艺
术史及其走向的敏感把握，对艺术的呈现形态
与审美表达的追求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艺术
理念和创作水准。所以，我们会在过去或当下
的艺术中看到不同结果：有的艺术家和作品在
风格上气度非凡，继往开来，独树一帜；有的人
与作品则中规中矩，难脱窠臼，不越雷池半
步。任何艺术家都处于特定的时代环境中，
任何艺术家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经历而游刃有
余地进行艺术表达。艺术尽管是时代文化的
产物，但艺术经过人类的不断发掘和注解，使
得其自身的“自觉性”一直在不断放大，艺术
越来越成为人们借以表达精神追求的最佳方
式和手段。由此，艺术创作的自由表达也越
来越成为艺术家在职业生涯中的自觉追求。
但我们会发现，在与艺术有关的行业和人群
中，能够意识到自由表达对于时代和自己的
意义，并做出正确选择的“艺术家”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再进一步，具有思想领悟力和精神
感悟力，并有坚定的毅力和过人的能力去主动
追求艺术创作的自由表达的艺术家无疑是更
少的一部分。杨刚先生就是这一部分中的更

少的一部分。
杨刚先生对艺术的自由表达追求，既与

40 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有
关，也与其自身对艺术的感悟有关。在经过
了漫长的艺术生涯后，他对艺术应当担负的
功能与意义有着不同于一般艺术家的理解和
表达。以其后期的作品为例，与早年相比，杨
刚后来的作品似乎在“完成性”上让人一时难
以理解，很少有类似全国美展中那样完整的
作品。他的大多数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在进行
艺术实验，不断提出并回答着关于造型和表
达的各种问题。其实，杨刚后来的创作是基
于一种研究的心态与状态，这种状态的底层
逻辑，就是他对艺术表达自由的有意追求与
突破，而不是陷入“工艺制作”层面的对某种
风气的迎合。或许在他看来，以艺术回答个
人精神之问，要比以艺术来回应时代之需更
为贴近艺术创作的本质。

杨刚先生对艺术表达的思考还突出地反
映在他“亦中亦西”的艺术态度和观念上。面
对延续至今的中西问题，杨刚用作品直接给
出了自己的回答，即在艺术实践中找到适合
自己的状态。在一般来看，时而中国，时而西
方，在油彩与水墨二者之间巡回，这是艺术创
作的大忌。但在杨刚这里，“亦中亦西”，跨越
中西两座大山，却是成就他艺术的最主要源
泉。杨刚认为，西方表现主义油画和中国水
墨的写意精神本来就是相通的，好的创作状
态应该是“在理性宏观控制下的非理性作画
状态”。在杨刚的笔下，也无所谓西方艺术还
是中国艺术，总的来看，他的创作状态是“脚
踩两只船”，他对绘画材质的态度是因材所
适，为我所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极古极
新，亦中亦西”。“脚踩两只船”不是两条腿走
路，在艺术观念和认识上对艺术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超越材质的羁绊和束缚，跳脱
出中西艺术之别的一般性认识，而站在人类
艺术的创造力这一层面进行自己的追求和思
索。的确，艺术家的要务是面对生存环境进
行沉淀和思考并作出自己的表达，是创造新
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以保存和展现人类的生
存情感和精神体验，而非拘于先人划定的牢
笼与界限泥而不化，这也是杨刚先生的艺术
带给我们的感悟与共鸣。

杨刚其实是一位未被充分认识的杰出艺术
家，关于他的艺术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
话题和空间。我们也期待，人们对艺术的更深
刻认知，能够通过对这样一位具有标识意义的
艺术家的讨论与研究被更多地发现与思考。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内蒙
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墨马》49x79cm 2014年 纸本彩墨

《草原那达慕》83.5x44.5cm 2001年 纸本彩墨

《月夜骑手》125x101cm 2016年 纸本彩墨

《锡林河我的第二故乡》136x68cm 1998年 纸本彩墨

《并驾齐驱》134x68cm 2012年 纸本水墨

《读书丢羊图》100x165cm 2017年 纸本彩墨

展览推荐


